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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恋歌四季恋歌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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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处处

又到寒冬，翻出棉裤要穿

的那一刻，总会想起奶奶亲手

为我缝的那条厚棉裤。它静静

躺在衣柜角落，即便多年未穿，

心底总漾起一股暖意——那是

奶奶用满心的爱，一针一线缝

进岁月里的温度。

记 得 那 年 冬

天，寒风凛冽，我抱

着 孩 子 从 外 面 回

来 。 奶 奶 赶 紧 灌

好暖水壶，用毛巾

裹上塞进娃怀里，

又 见 我 还 没 穿 棉

裤 ，忍 不 住 嗔 怪 ：

“这孩子，咋就不知

道爱惜自己。”说完

转身翻找，寻出我

的旧裤子做面，挑了

条纯棉旧秋裤当里，飞针

走线之间，细密均匀的针脚里

都是慈爱。棉裤刚缝好，她就

催我穿上，眼里满是疼惜：“这

样就不冷了。”望着那条厚实的

棉裤，我眼眶一热——原来奶

奶的爱，从来都是这样沉甸甸

的，踏实得让人心安。

孩子刚满月时，我突发乳

汁淤积，疼得坐立难安，稍一触

碰就如针扎般钻心。奶奶最先

察觉，没多说什么，默默走进厨

房，蹲在煤炉前守着一口小铁

锅，把粗盐粒慢慢熬成滚烫的

盐水。她取出两条干净毛巾，

浸湿拧得半干，轻轻敷在我胀

痛的胸口。凉了便立刻换上另

一条，如此反复。那双布满青

筋与老茧的手，一遍遍用热毛

巾为我缓解疼痛。那一刻，我

咬唇忍泪，只觉得暖意从皮肤

渗进心底——这份恩情，怎能

忘记？

奶奶待我的好，藏在一针

一线里，藏在一粥一饭中；而她

骨子里的坚韧与明理，更让我

敬佩。她是公公的养母，于我，

却胜似亲奶奶。这一生她过得

不易，裹着小脚，无怨无悔地撑

起这个家。虽不识字，却由衷

敬重文字，不仅能背《三字经》

《弟子规》，还常说“书就是福，

要珍惜”。孩子小时候总举着

书上的插图问她：“老奶奶，你

认得这人吗？”她就笑着摇头，

粗糙的手指轻抚书页，随即念

起：“人之初，性本善……”神情

认真极了。

夏夜纳凉时，院中石榴树

影摇曳，她坐在凉席上摇着蒲

扇，一字一句读给我们听。晚

风拂过她温和的嗓音，伴着阵

阵蝉鸣，成了孩子童年里最安

宁的背景音。她总把家收拾得

窗明几净，哪怕一张带字的纸

片，也会细心抚平收好。“人不

能做亏心事”“不争理，不生气”

“自己做的事，敢亮出来给人

看”——这些话，她念叨了一辈

子，也刻进了我生命里。

奶奶已走了十六年，却从

未真正离开。每年清明、中元、

寒衣、冬至，我和爱人都去看

她，带着惦念，说说家常。

去年腊月二十六，年味渐

浓，我去孔庄看望舅爷爷——

奶奶的三弟。见到他眉眼间那

与奶奶相似的慈祥神情，瞬间

击中我心里最柔软处。我紧紧

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堵在喉

咙，最终化作潸然泪下。

窗外寒风仍紧。我打开衣

柜，指尖抚过棉裤上那粗糙而

细密的针脚。恍惚间，仿佛又

听见奶奶那句熟悉的叮咛：“穿

上就不冷了。”

是啊，她的爱从未褪色。

岁岁年年，温暖着我的冬天。

晨光漫过窗棂，你醒来，

身 躯 仿 佛 一 片 待 耕 的 沃

土——这是你的第一亩田：

身体。生命的泉水在此蓄

积，往后所有的播种与收获，

都从这片土地开始。

接着是第二亩田：干净的

三观。清渠活水，长流不腐，

方能映照天空的本真。看人

看事，水清见底，不蔓不枝。

紧邻着的是第三亩田：

稳定的情绪。田埂要牢固，

水多时有度，天旱时能润。

风雨来时不决堤，晴日照耀

不干涸，始终温厚和煦。

生活总会落下稗草，于

是需要第四亩田：翻篇的能

力。一季收成之后，懂得让

土地晒晒太阳，把旧茬翻作

新泥。不背负过往，土地才

能自在呼吸。

而后耕种第五亩田：养

活自己的本事。这是最实在

的一亩——手中有镰，心中

有仓。春种秋收，自成一派

天地。

最后，留出第六亩田：对

明天的期待。不种五谷，只栽

几丛野花，或种一棵深秋才红

的枫树。有它在，每个平凡日

子都能望见温柔的远方。

当你把六亩田都料理得

清明有序，便会遇见田埂相

连的人。他们如春风经过你

的土地，让庄稼长得更加欢

畅。好的缘分，从来是田亩

相望、根系相扶。

心 田 如 何 ，世 界 便 如

何。你的土地散发怎样的气

息，就会迎来怎样的风雨和

鸟鸣。想要丰饶，先成为丰

饶的源头。

好好照料你的田地。播

下干净的种子，拔除怨恨的杂

草，让善意如野花自然生长。

人生犹如四季耕作，心念就是

那把锄头——不悔昨日，不空

想明天，只管眼前这一耕一

耘。当你俯身倾听泥土，整个

春天都会来助你生长。

世上最好的守望者，从

来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你

心田里早出晚归的农人，与

你同担风雨，共见晨昏。

累了，就在老槐树下歇歇

脚。看云从自家田垄悠悠飘

过，枕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睡

去。只要心田还留着开花的

角落，梦里便都是蜂蜜般的甜

香。而当你醒来，揉眼起身，

会发现：诗不在远方。它在刚

浇过水的秧苗尖上，在磨亮的

锄头木柄里，在你抬头擦汗时

看见的那片湛蓝里。

它，就在这六亩田的寸

寸光阴中，静静生长。

腊月初一，原本不算安

静，因为雪的悄然而至，又添

了几分喧嚣与情趣。

起初，雪是零星的，试探

般轻吻大地。渐渐地，它们

汇聚成群，漫天飞舞，如同大

自然盛大舞会中，身着白纱

的舞者，旋转、跳跃，纷纷扬

扬，为人间铺上一层柔软的

绒毯。

我迎着腊月的微寒，走进

初一的雪中。雪花温柔地落

在肩头，丝丝凉意沁入肌肤，

仿佛在诉说着冬日的深情。

眼前的雪景，宛若一幅

天然水墨画卷。山川、树木、

屋舍都被勾勒出洁净的轮

廓，朦胧而静谧。每一处笔

触，都蕴藏着岁月的安然。

孩子们在雪中嬉笑追

逐，他们通红的脸颊，比冬日

的暖阳还要灿烂。雪球在空

中划出一道道弧线，伴随着

清脆的笑声，打破了季节的

沉寂。那欢快的身影，是雪

地里最灵动的音符，奏响了

纯真的乐章。

眺望远处，炊烟袅袅升

起 ，渐 渐 融 入 漫 天 的 洁 白

里。那是家的方向，是温暖

的召唤。屋内炉火正旺，热

气腾腾的饭菜香气四溢，与

窗外的雪景彼此映衬，交融

出人间烟火与自然诗意的和

谐。

腊月初一的雪，是冬日

的馈赠，是岁月的诗篇。它

洗净尘嚣，让世界归于纯净，

也让我的心灵在一片皓白中

寻得安宁。

在这洁白的世界里，我

愿静静沉醉，享受这份宁静

与美好，任思绪随着雪花轻

轻飘荡。新的希望与憧憬，

仿佛也在这银装素裹的季节

里，悄然酝酿。

雪落之时，年味，渐渐氤

氲开来……

小的时候，冬天下雪是常有

的事。说不准哪一天，风东一

阵、西一阵地刮着，刮着刮着，就

卷着雪花噼里啪啦地来了。而

且下得没完没了，用不了一时半

晌，雪花便一层压着一层，似乎

要把整个村庄都覆盖起来。

雪一停，我和弟弟就拿上笤

帚跑出屋子，先在天井里扫雪，

然后沿着门前的小道，一直向东

扫到爷爷的院子，把整个院子打

扫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雪下得不如我小时

候频繁了，也不如那时下得大。

一个冬天，似乎下不了几场像样

的雪。即便下雪，也多是零零星

星，雪落无声。

夜里，一场雪悄然而至，覆

盖了整片大地。清晨，窗户上泛

着无数道刺眼的亮光。站在窗

前望去，白茫茫一片。这场雪不

小，让我恍然想起了童年那不经

意间便给予世界惊喜的大雪。

八岁的外孙女一诺在楼上

待了一天，没有出门，只是不时

站在窗前看雪。第二天，我带她

去凤凰广场——那里新建了一

个滑雪场。广场就在我们小区

北边，过一条马路就到。

路上的积雪很厚，路边堆积

的更有小半米深。环卫工人在

人行道上扫出了狭窄干净的小

道，行人来来往往，都尽力避开

积雪。

我一手留心着自己脚下，一

手牵着一诺，小心翼翼地在道上

走，生怕滑倒，脚步踩得扎实又

艰难。她却走着走着，故意去踩

路边厚厚的积雪，还不时回头仰

脸看我，怕我制止。我没有说

话。她便愈发大胆，挣脱我的

手，一步踏进路边的雪里，深一

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出十几

米，她弯下腰，捧起一捧雪撒向

天空，接着又捧起一捧，咯咯地

笑起来。那份纯粹的惬意，映在

她红扑扑的脸蛋上。

我停下来，站在那儿，看着她

像一朵雪花，在雪地上自由绽放。

谁的小时候不是这样呢？

我想起自己，也曾在母亲的埋怨

声里，在雪地里打滚，去水洼里

蹚水，把自己弄成一只浑身是泥

的“小猴”。

正出神，一诺已经跑出去很

远。银铃般的笑声在我耳畔回

荡。她站在远处，一边招手一边

喊：“姥爷，快过来！快过来啊！”

我追了上去。但我追不上，

那早已远去的童年。

暖岁棉线，一生温存
□李光

人生的六亩田
□刘玉莲

腊月初一的雪
□刘波

雪地上的童年
□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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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驿站真情驿站


